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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乔布斯，但要更多的罗阳
科普的不到位，社会观念的扭曲令中国工程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当奥巴马与罗姆尼在为中国问题争得

面红耳赤， 并提到美国必须要加强工程教
育，不然就“不得不去中国找工程师”时，坐
在电视机前的查建中笑了。这一幕，再次验
证了这位中国人酝酿已久的看法———高端

的工程人才将成为未来最为抢手的 “香饽
饽”。

这位曾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

学合作教席主持人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一直关注着工程人才的培养。 在接受中国
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他先从美国谈起，“为
什么美国现在需要工程人才了？”

一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此做了
一种解释 。 正如运动中十分扎眼的口
号———“99%反对1%”，实体产业“空心化”、
制造业拱手让人， 让年轻人看不到就业和
经济复苏的迹象。于是，他们喊出“美国病
了”。

再往前回溯，上世纪80年代，在以丰田
公司为首的日本四大汽车制造公司潮水般

的猛烈攻击下， 美国汽车业失去了全球霸
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意味着日本
产业打败了美国产业。 在接下来的30多年
里，借助完善的产业分工，日本几乎在所有
工业领域都拥有数量庞大的企业， 并一度
统治了全球计算器、电子表、MP3、相机和
电视机市场，在PC与手机领域也具有强劲
实力。

4年前，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媒体上开
始流行“再工业化”的说法。这也被外界解
读为美国“苏醒”的信号。

紧接着， 工程人才被美国提到一个高
度———美国工程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说，
“拥有最好工程技术人才的国家将占据着
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也有美
国议员提议， 给留美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
的外国留学生直接发放绿卡， 以留住理工
科人才。

反观中国，查建中并不乐观，至少在舆
论上，这个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
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乔布斯在中国太“热”
了，到处是他的书和那句“我要改变这个世
界”。

理念设计上的创新固然重要， 但这一
切都必须通过工艺制造才能得以实现。而
这些单靠“乔布斯”们难以做到。

对于中国， 我们不否认对于乔布斯式
天才发明家的期盼， 但对于航空报国英模
罗阳式的工程设计、 制造人才———用查建

中的话来说，“通过教育可以培养起来的人
才”———似乎更为渴求。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十八大期间公

开表示，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相当
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培养出来的工程
师的总和。然而，他也强调，人才质量有待
提高，尤其是高端人才比较稀缺。

查建中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并在
多年前的两会上呼吁， 中国的工程人才需
要高校与企业的联合培养。如今，他有了第
二个呐喊：“我们不仅要乔布斯， 还要更多
的罗阳。”

全世界都在缺工程
师，中国则是“刚需”

查建中给出的一份2012年的调研数据
显示：未来3年，中国每年需要软件人才100
万，但是，中国大学每年只能提供20万IT专
业毕业生，而其中，相当部分还不能满足产
业的需要。

11月下旬，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新出
炉的研究佐证了这一数据。报告称，到2020
年， 全球高科技企业将面临约4000万的技
术人才缺口， 位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所受
打击将尤为“沉重”。按照报告估算，在2020
年， 中国将面临2200万人的工程技术人才
缺口。

而这已成为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问

题。例如，西欧国家在未来5年将短缺250万
工程师和以工科为基础的专业人才。 而从
2010年开始， 他们已经面临着退休工程师
多于新雇佣工程师的局面。 对于那些新兴
工业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89%从业人
员来自国外，特别是技术人员，很多来自印
度和巴基斯坦。

事实上， 即便是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
“工程师”国家———日本，也难逃对高科技
尤其是工科类人才的需求———进入上世纪

80年代以后， 日本年轻人对工科报考热情
急剧下降。 报考大学工科人数从1986年的
18%跌到1989年的12%。日本总务省2009年
的估计是： 日本决定数控机床自动化水平
的数字技术行业，缺少近50万工程师。

年轻人的选择逻辑很简单———
哪里的收入高、哪里的社会地位高、哪

里的贡献大，去哪里。以中国为例，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趋势是， 最优秀的学生争着
上工科，“两弹一星” 的成就离不开优秀工
科生的贡献。

根据媒体统计，2009年每6名状元中，至
少就有1人选择就读经管专业。而教育部的
公开数据则显示， 中国获得工科学士学位
数量占所有学士学位比例在持续下降。2008
年，这一比例从1998年的50%下降到35%。

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种“市场选择”。
然而， 国内仍有一种担忧的声音：毕

竟，中、美、日3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不同。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其

最优秀的人才却去学了金融等虚拟经济范

畴的专业，这是正确的人才流动方向吗？
10月下旬， 在中国科协举办的主题为

“诺贝尔奖的远与近”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
面活动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
学院院士郭光灿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饶毅据此发出呼吁， 希望更多的年轻
人投身科学、工程这片光荣的阵地，但他们
并未给出相应的答案。

不过， 麦肯锡报告中的一组数字或许
可以理出一些思路———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中
国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贡
献出口总额的90％，未来10～20年制造业仍
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

中共十八大报告也强调 “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最大国情”。

查建中的解读是， 中国对于生产力的
提高即产业升级的需求是刚性的， 对相应
人才的需求自然也是“刚性”的。

生源抢夺战“顶了专业
科普的岗”

作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副系主

任， 李丹勋能切身地感受到这一需求的紧
迫性。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招生情况
来看，传统工科院系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个
直观的例子就是， 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常常
低于录取计划人数。

李丹勋的同学曲兆松现在经营着一家

水利科技公司。他说，从毕业到现在，还在
水利领域工作的同学少到 “一个手掌都能
数得过来”。

曲兆松说：“并非这个领域不好， 而是
很多时候，我们不够了解它。”

高中毕业时，和绝大多数的孩子一样，
曲兆松糊里糊涂地报考了水利专业。那时，
他以为水利就是修水库建大坝。 尽管事实
上也差不多，但到了大三，他发现了专业的
另一面。

在一次就业辅导课上， 老师描绘了这
样一幅蓝图： 有人说搞水利的人就是走南
闯北，毕业后两三年，你就能走完大半个中
国。

曲兆松笑着对记者说：“那不就和你们
新闻工作者一样了？ 谁说我们的工作枯燥
乏味？”这位曾在瑞士待过多年的“国家特
聘专家”认为：每个专业乃至每份工作都有
它的艰难、痛苦，但也都有其光鲜、乐趣的
一面。

然而， 对于当下不甚到位的科普活动
来说，工科专业的另一面很难展现出来。一
项问卷调查发现， 小学生崇拜歌星和科学
家的不在少数， 对工程师的理解却极为模
糊，在“最崇拜的人”、“最理想的职业”选项
中，仅有10％的选择与工程师沾边。

更为重要的是， 科普离孩子仍有一定
的距离。曲兆松说，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
的更多是教师、医生和售货员，从电视上看
到的是歌星和政客， 却很少有接触工程师
的机会，而工程和技术是一定要“show”出
来的。

在瑞士和德国，曲兆松发现，当考察船
“极地号”在柏林哈弗尔河畔“摆出”后，科
普活动现场排起了长队。 而等待参观的孩
子身边至少有一个家长陪着。这表明，科普
活动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反观国内， 科技周上一个更常见的场
景是，穿着校服排着队的“红领巾”，在老师
的带领下参观。 据 《北京科技周2011年评
估报告》显示，单位组织参加科技周的人数
占到了参观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之多， 而自
行前来参加活动的仅占35%，还不到一半。

对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 科研实验室
向公众开放还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也没有
足够的制度保障。李丹勋举了一个例子，曾

有小学要做一场课外活动， 致电联系相关
实验室。这本是一件好事儿，但这类“自发
参观”式的非“官方”安排的活动很难列入
正常的工作计划，“时间和精力倒不是主要
问题，孩子们的安全是最让人担忧的”。

在李丹勋看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
惯常的心态。国内虽说也有实验室开放日，
但每到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如坐针毡，
“一旦在安全问题上出了点差错就‘吃不了
兜着走’”。

高校招生宣传被认为是普及专业 “到
底是什么”的最佳时机。然而，这样的机会
也被“生源掐尖”运动“顶了岗”。

北京一所985高校机械工程学院招生
组的老师告诉记者， 在他被抽调去河南招
生的6年里，没获得过一次机会介绍自己院
系专业。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私底下和中
学老师联系“状元”考生，以及挖那些同层
次水平高校的“墙脚”。

招生宣传只是个幌子， 他说，“不管是
我们还是家长， 感兴趣的并非考生报哪个
专业，而是能不能考上，考哪个学校。”

缺少一份通俗易懂的
专业规划图

然而， 即便在招生宣传时给出专业讲
解的时间，也未必能讲得明白。

李丹勋递给记者一份百度百科上关于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介绍，上面写着“水利
水电工程培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的勘测、
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知
识，能在水利、水电等部门从事规划、设计、
施工、 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

“如果我是一名高中生， 我肯定看不
懂。”李丹勋说，因为篇幅的限制，目前各高
校提供给中学生的专业介绍一般都充斥着

专业术语，对中学生来说可能就是“天书”。
比一份通俗易懂的专业介绍更重要的

是一份专业规划图。李丹勋告诉记者，要说
清 “某一专业到底是什么” 的问题并不容
易，牵扯的东西太多，比如，行业对这一专
业到底需要多少人， 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
都是干什么的。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对此深有感触。一
次，有同行看到高抒为招研究人员而发愁，
便安慰他：“海洋大学是少了些， 但学生整
体质量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说法却让这位
海洋地质学家更加发愁。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海洋人才并
不仅仅是出自于海洋类高校， 作为一门一
级学科， 海洋涉及了物理海洋学、 海洋化
学、海洋生物等诸多学科领域，而相应从事
海洋研究的人也不一定是从海洋高校出来

的，事实上，那些从综合性大学出来、非海
洋专业学生的比例反而不小。

在海洋系统工作了多年的人对此都有

误解，对还是一张白纸的中学生来说，他们
在报考的时候，将会怎么想？

事实上，不仅仅是海洋和水利，甚至也
不只是工科，很多专业都涉及这个问题。用

《大目标：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作
者任冲昊的话来说，即某一专业的“信仰”
培养问题———我们学一个专业， 要从纵向
的历史轴、横向的社会轴分别去分析，是为
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 那时任冲昊还在读
中学 。 一次暑假 ， 他在修路的工地上挖
沟———挖一方土赚几元钱， 一方泥巴十几
元钱。他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几辆拖拉

机加上几百上千的人挖土、 装车， 搭脚手
架、搅拌混凝土。

后来他知道，这样的工作方式，叫做劳
动密集型生产。

10多年后， 学习道桥工程的任冲昊来
到浦东的公路工地实习。这时，他发现，修
路已经不再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站
在最高处往下看，只能看到几个挖掘机、几
个压路机，几个吊车和卡车，还有几个机器
控制人员，“所有人加一起， 比10年前少了
一半还要多”。

人之所以少了， 是因为机械工作的效
率高了。原来挖土靠人工，现在靠挖掘机；
原来压路靠打夯，现在靠压路机；原来测量
靠纯光学仪器，要有专人记录，按计算器，
现在都集成到一个机器上了。

这些直观的印象， 让任冲昊知道了自
己所学的“道桥工程”到底是什么，以及它
在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中是一个什么位

置。 一个小小的 “挖土” 工作， 能高效顺
利地进行 ， 离不开其背后的整个工业体
系。

所谓工业体系，就是这么一批工厂，他
们彼此能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技术支持。
虽然不可能有哪个工厂自己制造所需要的

一切零部件，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能够彼
此支撑。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工厂只需要开
采矿产资源，不需要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
工程师支持也能运行。这时候，就可以说这
些工厂成体系了。

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他决定放弃这
一专业，改去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告诉记
者：“我要结合自己的专业， 还有这些敏锐
的嗅觉，让更多的人不再误解工科，知道学
工科到底有啥用。”

很多工科大学羞于承
认自己是“工程师摇篮”

当然，再宏大的科普，也拗不过社会评
价。

改革开放以后，文科发展迅速，学科不
断健全， 考生在选择上开始出现多元化，
“人生路径选择上的多样化无疑是社会的
一种进步。”查建中说。

但是， 这样的情形却因为盲目跟风而
变了味。比如，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
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
的高校增加到4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
10多倍。

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后代， 任冲昊当时
对这种普遍歧视实体经济的社会气氛也有

点疑惑———“毕竟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不是
贸易换出来的”———大家都学金融，都学贸
易，当公务员，就算效率再高，粮食和商品
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就算外国人造得再
多，但中国人也得有东西去换才行。

从历史发展来看，整个90年代，中国工
业不景气， 国企里的工程师甚至和工人一
起下岗； 农业不行， 一亩地打四五百斤麦
子，扣除口粮，交了提留农业税，剩不下多
少，农技站发不出工资，员工自谋生路。社

会上的说法是：搞工业搞农业都没出路。不
管什么行业，搞生产的都不赚钱，只有经商
才能变大款，用上别人用不上的大哥大，开
上桑塔纳轿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差不多10年， 结果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 报志愿的时候都不
愿意学工学农，外语、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才是那时的热门专业。 任冲昊就
是在那个年代进入高校学习的， 最终选择

了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是同济的王牌专业。 但他后

来才发现， 整个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的第一
志愿是土木工程。其他都是从工商管理、国
际贸易这些热门专业调剂过来的。

当时， 还有一件十分流行的事儿令他
记忆犹新，就是大学改名字。

最典型的就是东华大学， 过去的中国
纺织大学，最早叫华东纺织工学院。任冲昊
经常和同学调侃，改名之后，这个学校听起
来“像一个没注册过的山寨学校”。还有西
安的长安大学， 其前身就包括曾被誉为交
通行业“黄埔军校”的西安公路学院，也改
了一个“很像民办学校”的名字。

从某某工学院升级成某某大学， 主要
目的就是去掉校名里那个“工”字，让自己
听起来像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一个默认的
规则是，这样对考生来说才有诱惑力，对领
导来说才值得拨款。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 查建中也
曾专门撰文为“工程师摇篮”正名，问题的
焦点就在于工程教育是要培养“罗阳”式的
工程师，而非“扣上乔布斯帽子”的科学家。

查建中在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这样一
个产业落后、 迫切需要大量优秀工程师的
国家， 许多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反而把目标
定位为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清
华大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骄傲地称自己

是“工程师摇篮”，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几
所重点工科大学这么称呼自己， 反而更想
成为“研究性大学”。社会舆论也误认为工
程师是技工， 而不是富有创造力的高级人
才。

反观世界上那些工程教育质量排名靠

前的高校，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工
程师的目标一直未曾动摇。俄罗斯的莫斯科
鲍曼国家科技大学，在宇航、导弹、潜艇、机
械、化工等领域有卓越的建树，培养了包括
我国宋健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工程专家，是俄
罗斯工艺和技术的研究型大学，但仍宣称自
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 “国家职业教育机
构”。

说到底， 这是人们误读了科学与工程
学的关系，以至于过分抬高了科学，而看不
起工程学。

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是， 科学是认识
和探索未知世界， 工程学则是改变这个世
界。 查建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关
系：为什么在航天飞行中有巨大的风险，乃
至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 但人类仍然
坚持不懈地实施一个又一个航天工程计

划？ 这告诉人们， 人类靠工程学不断地创
新，创出从来没有的新世界，来满足人类生
存、发展的需要。如果等科学将所有的问题
都认识清楚了再做事情， 人类不仅走不出
地球，甚至无法生存。新的科学发现会推动
工程发展， 但很多时候是工程发展在先，
科学认识在后， 发展推动了认识。

“创新 、 发展在很多时候靠的就是
工程师 。” 查建中说， 国人必须意识到 ，
没有大批优秀的工程师 ， 中国的高科技
产业将很难翻身 ， 更不用说赶超西方和
日本。

238位大学生
捡20万个瓶子
帮助孤寡老人
实 习 生 杨 阳

本报记者 刘 冰

一项环保举动演绎成一场爱心接

力， 238位大学生在3年里， 用拾来的20
多万个废弃瓶子换来的钱， 资助一位生
活困难的老人。 近来这个感人的故事温
暖着寒冬里的新疆人。

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09级土木工
程、 法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
学生刚刚入校不久， 在班主任杨■的提
议下 ， 4个班238名学生开始了 “捡瓶
子” 的环保活动。 起初他们只是希望为
环保出一份力。

75岁的尤努斯·阿布拉老人带着22
岁的脑瘫儿子来乌鲁木齐寻医， 为给儿
子治病他几乎身无分文， 两人只能住在
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屋子里。

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书记居来

提·阿不力孜到社区学习时， 得知了尤
努斯老人的情况 ， 便动员周围朋友捐
助。 杨■老师便和学生们商议决定， 用
卖瓶子的钱帮助老人。

2010年11月11日， 20多个学生代表
带着生活用品和一些现金来探望老人。

让张浩同学吃惊的是， 快要到古尔
邦节了， 可尤努斯大叔家连半颗菜都没
有， 有的只是墙上挂着的半块馕。 几个
女同学一走出他家就哭了。

第一批探望尤努斯大叔的学生向居

来提·阿不力孜书记和杨■老师提出
“我们要坚持捡瓶子， 用自己的微薄力
量来帮助尤努斯一家。”

现在他们一见到瓶子眼睛就发亮。
捡起瓶子， 拧开瓶盖， 倒空残余液体，
再迅速拧扁， 同学们做起这些活儿轻车
熟路， 在他们宿舍的床底下， 塞着专门
装瓶子的大蛇皮袋。

每年新生入学时， 也是捡瓶子高峰
期， 学弟、 学妹们军训喝完的水瓶， 每
天能捡到几百个， 大家甚至专门在操场
上 “蹲点儿”。 3年下来， 同学们 “拾荒”
成了习惯 ， 自己喝过的水瓶从不随手
扔， 再远也会拎回宿舍， 走在大街上见
到空瓶子， 也忍不住 “伸手” 揣回来。

一个瓶子卖几分钱， 爱心就这样慢
慢积攒。 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知道了
同学们的事很是感动， 将废瓶单价提高
到一角钱。 “这价格很高了。” 4个班级
的 “账房先生” 张浩说， 为了给同学们
提供方便， 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开始到学
校集中收购瓶子。

3年来， 4个班同学一共捡了20多万
个瓶子， 卖了10040.6元。

“明年这些学生就要毕业了， 大家
都说还会继续帮助老人， 我们也会继续
发动新生， 来继续这项 ‘事业’。” 居来
提·阿不力孜书记说。

2012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樊 未 晨 ） 近 日 ，
“2012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 在北京举
办， 来自中国和欧盟的100多位专家学
者就当前中欧语言合作领域的前沿和热

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出， 随着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欧关系不
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今年4月， 国务
委员刘延东和欧盟委员会教文委员瓦西

利乌在布鲁斯塞尔共同主持了中欧高级

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并签署

了 《联合宣言》。 人文交流作为双方合
作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欧关系
的第三支柱。

据悉，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 “推动
中文和欧洲语言的海外传播； 为学习语
言的师生提供培训机会、 促进他们的流
动； 强调语言作为增进理解的工具的重
要性”， 研讨会是由中国教育部、 欧盟
委员会共同主办， 国家语委提供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的。

中科院在津
首个研究所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邱晨辉） 近日， 中国
目前唯一的工业生物技术领域整建制科

研机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

津通过验收并正式揭牌成立。 而该所也
是中科院在天津建设的首个也是目前唯

一一个整建制的研究所。
据了解，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主攻方向是生物体设计、 合成与生物转
化， 截至今年11月， 该所已组建工业酶
国家工程实验室、 中科院系统微生物工
程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工业生物系统与
过程工程重点实验室， 以及微生物高通
量筛选平台等多个平台。

投身工科·一种可以选择的爱国方式②

12月3日， 西安， 动力三角翼飞行器翱翔蓝天。 用最时尚的 “航母style” 指挥飞行器起飞。 在西安市杜陵塬上， 十多名市民正在观看、 参与动力三角翼飞行器翱翔
蓝天， 享受像鹰一样自由飞翔鸟瞰大地、 漫步云端的乐趣。 据悉， 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放开将从2013年开始进入全国推广阶段。 据了解， 陕西省已有万人热衷参与低空飞
行。 CFP供图

iNEMO校园设计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原春琳） 在近日落幕
的2012年 iNEMO校园设计大赛上 ， 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Dragon Dance （龙舞 ）
团队击败其他参赛队伍， 凭借自己设计
的水下蛇形环境勘测机器人荣获中国地

区第一名 。 据介绍 ， iNEMO设计大赛
是中国大学生和青年工程师运用意法半

导体荣获殊荣的 iNEMO智能多传感器
技术研发创新应用设计的公开赛， 旨在
于在中国大学生中推动MEMS设计创新
活动。 大赛为期6个月， 共44所大学近
500名中国大学生和青年工程师向大赛
组委会提交了117份设计作品， 参赛作
品数量是去年的两倍。


